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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亚平，一个平凡的名字
乘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上太空

走进和平核心舱
身体轻飘飘的

走进中国空间站
站得稳稳当当的

那是中国的第一个
离星星的距离最近的阿姨

二

王亚平，从进入神舟十三号的那一刻
她的星星之梦

就不再是梦 是要摘星星
摘下一颗一颗的星星

拿给女儿一样的女孩子们
让星星一样的光芒

照射着夜空 漆黑的夜空

三

王亚平，坐上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飞上了太空

她要在空中生活六个月
不，她跟女孩子们说

是出差半年
这半年，很多人看得见她

当然也有喜欢她的女孩子们
还有熬夜看太空的男孩子们

静静地观察
她在小小的舱内工作生活

四

和平核心舱内
中国太空空间站

肯定有很多的秘密
就像女孩子们关注的星星
是七斗星 还是天王星

探索太空的奥秘
原来是那么的寂寞和难耐

五

王亚平妈妈，王亚平阿姨
太空舱内 累了就躺下

横着竖着都是休息
至于那星星嘛

摘一颗 摘一群
慢慢的留着 半年后带回来

六

孩子们一直在等待着
看一看 那天上的星星

与您手里的星星
给孩子们摘下来的星星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也许也是太空的秘密

也许是未来的世界
等待着孩子们来探索

在沙坝村当干事的小王把尺子
往手里卡了一长截，往地下弯腰的
时候，不知名的小刺，透过衣服，钻
进了他的身体里，偷偷地不经意地
扎一下他。小王没有心思理会，他
得理会自己身后站着的人，提防他
发现自己的小动作。而小王还得让
自己前面站着的人，有意识地让他
看清自己手上做的这些小动作。前
面站着的人，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王
的手。那目光，灼热而急切。

前面站的人，不停地换，而执尺
的小王，却重复着这动作，一直干到
日头西下，百姓的目光与阳光一起
慢慢黯淡下去。

回到办公室的小王，看着一撂
单据，只快速地扭动一下有些发胀
的腰，就坐了下来。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
起，小王头也没有抬，大声地说，进
来——

推门进来的是陈二娃。
小王随着开门的声音，抬起头，

看着陈二娃，手里的笔还吻在纸
上。今天丈量的土地里，也有陈二
娃家的。小王记得很清楚。

王干事，忙着呢！陈二娃嚷嚷着。
有什么事吗？小王心里有数，

但还是问了一句。
王干事，今天这个占用土地赔

偿，怎么也得给我算高一点吧？陈
二娃直截了当地说。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小王
放下手中的笔，望着陈二娃。

陈二娃走到小王面前，一抬屁
股，就坐在了小王的桌子上。陈二
娃晃晃脑袋，怪腔怪调地说，反正，
我就靠那几分地里的花椒树吃饭。
看嘛，国家就这样占用了，那我还吃
什么呢？要不？就别占我的地儿，
绕道走呗？

上面有政策，都是按二十五元
一棵的树苗赔偿的，我们根据实际
情况，为大家特殊考虑，都是算的三
十元一棵。这还都是村两委多次向
上级部门反映才提高的。小王耐心
地解释道。

陈二娃摇摇手，又摇摇头说，那
些就不说了，我都知道。关键是我
那块地情况特殊，更特殊的是我那
花椒苗都已经拇指粗了，比其他的
都要大一些呢！

也是，你那情况，三十元，还是四
十元，需要向村委会讨论，明天我向
村主任把你的要求打个报告上去。
小王用笔在纸上写下了几句话，又用
笔在文字下方勾画了几条横线。

陈二娃拍了一下手，跳下桌子，
说，这还差不多。我就不打扰你了。

小王立即给村主任打了电话，
做了汇报。

没有想到，事情还是出在陈二
娃身上。

丈量土地后的第三天，小王正
领着挖掘机在施工时，在陈二娃的
那块地上，陈二娃站在挖掘机前，阻
止了施工。

陈二娃把两手抱在胸前，对小王
翻着白眼说，说好的是七十元一棵，
怎么核算为四十，这事情只有黄了。

谁答应你的是七十元？小王有
些恼火地问。

陈二娃把左手摊开，右手一个
手指在左手手心里点了又点，大声
地说，那天在你办公室里，你不是先
说好的是三十元，然后又加四十元，
三十加四十不是七十元么？

而陈二娃这话一出，在场的人

都惊呆了。
在场的百姓一听，这王干事背

后竟然许诺陈二娃的价格和自己的
价格差距这么大，原本对他的好感，
就如暑天掉在地上一滴水一般，瞬
间就消逝了。

而小王一听，也懵了，自己什么
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小王一下子想起来了，厉声地
问：陈二娃，没有谁说过再加四十元
的！你这是算的什么账？

你不是说三四十元吗？三十加
四十，就是七十！不然，就把我叔给叫
来！陈二娃把头一仰，哼了一声说。

小王说，那你就叫你叔来吧！
当我不敢呢！陈二娃立即掏出

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喂，叔啊，我是
陈二娃，我那被占的土地，赔算……
哦，好吧！

你叔怎么说的啊？小王盯着陈
二娃，问。

叔说，叔说，说……就按您之前
说的办。陈二娃支支吾吾地回答，却
被四周围观的群众听得清清楚楚。

陈二娃的叔在当村主任呢。
陈二娃找他当村主任的叔都没成？
这下连陈二娃也闹不成了……
群众小声嘀咕着。
很快，挖掘机轰鸣的声音掩盖

了群众的声音。
在挖掘机声音中，小王想起两

天前给村主任打的电话，其实只有
一句话，主任，陈二娃的事，请您让
我全权处理。主任欣然同意。

一年后，村主任退休，退休的村
主任向上级推荐了王干事为村主任
候选人。

早上，步行上班。楼下的休闲广场上，
行人稀少。忽然，“啪”一声，有东西掉在我
脚前方的地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枚银
杏果。银杏成熟了。我拾起地上的银杏
果，金黄的皮子，微微起皱，上面覆一层薄
薄的白霜，很像腌制好的话梅。当然它不
能跟话梅比，话梅浑身散发着香甜气，而银
杏果却有一股淡淡的酸腐味。我不由得抬
起头来向树上张望。这一望，才发现好多
枝条上都挂满果子，黄澄澄的，在绿叶丛中
若隐若现。

银杏其实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树，不事
张扬。它们总是悄悄地开花，悄悄地结
果。银杏开花和长叶是同时进行的，一小
串小串绿色的花朵躲在绿色的新叶底下，
花瓣小得像针鼻子，粗心的人以为，银杏是
不开花的。银杏果没有成熟以前，翠绿色，
一颗颗挂在绿叶中间，很难看出哪是叶哪
是果。银杏树枝桠也长得节制，即使那些
千年银杏，树干要两三个人合抱，但枝叶也
不会形成遮天蔽日之势。不像黄葛树，扒
住一块地就疯长，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它
的领地。也因此，多数时候，重庆人更喜欢
黄葛树，毕竟它长得快，又遮阳——重庆夏
天的太阳实在毒。

我把银杏果放回地上，用脚轻轻一
踩，“哧溜”，皮与果分离，一颗白色的小果
蹦出来。这就是银杏果，也称白果。我小
心地把这枚果子摆在地上显眼的位置，我
知道，要不了多久，路过的人就会把它捡
走。每年银杏成熟的季节，许多老人就会
提着口袋捡白果。文明些的会等秋风把
白果从树上吹下来，最多也就是抱着树子
摇一摇，多数人等不得，直接操起竹竿对
着树枝乱打。好在银杏树大多高大，竹竿
够不着。

在秋风吹拂下，银杏叶便今天黄一分，
明天黄一分。不要嫌它黄得慢，慢工出细
活，就像工笔画，必须慢慢着色，一遍遍渲
染，效果才好。眼看着秋天过去了，冬天来
了，银杏着急起来。一夜之间，千树万树金
碧辉煌。沉默了一年的银杏，粉墨登场，迎
来了属于它的季节。面对一树树燃烧的银
杏，再无趣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风一吹，
黄叶从天而降，纷纷扬扬，犹如黄蝶满天。
树上，地上，黄成一片。最开心的是孩子，
他们在铺满银杏叶的地上打滚，追逐漫天
飞舞的银杏叶。

也许银杏也没想到，自己默默一生，到
落叶的时候，还要火一把，世界把整个舞台
都给了它。就像那些老了才成名的人，也
许当初他们并没有想到要成名成家，而是
由于信仰或者兴趣，穷其一生致力于一项
工作，寂寂无名。哪知到了人生的冬天，忽
然迎来了高光时刻，就像披金挂彩的银杏，
想要低调都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银杏
是值得尊重的。

致敬，航天女英雄王亚平
■刘泽安

小王干事（小小说）

■游义平

冬日银杏
■周玉祥

三尺蒿布满春天的草甸
灰绿色的香气，一万亩辽阔

艾草松鸡爱意萌动：
雄鸡来到雌鸡面前

卖力地鼓动，并不停地抖动
胸前两个白羽环绕的黄色气囊

展开长而尖的尾羽
“咕咕咕”，喙息与歌声

无不带着心形的韵律
这场爱情的舞蹈

是不是蓄谋已久的浪漫

艾草松鸡的舞蹈
■王景云


